
2002年，我因工作需要从秦皇岛调入天津，
很快在天津火车站后广场片区买了一套砖混结
构的新房。似乎一眨眼儿的工夫，二十多年就过
去了，自己也成为古稀老人。在市中心的老房子
住久了，逐渐感到不适应。人老最先从腿上体现
出来，腿脚越来越沉，特别是手里拎着东西上五
楼时，愈发感到吃力。孩子说，把旧砖楼卖了，换
一个新楼房。可是市中心出行、购物、就医都很
方便，街坊邻居都很熟了，有点舍不得搬家。老
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以前，壮年的自己是“大
腿”，孩子是“胳膊”；现在反过来了，孩子成“大
腿”，老人成“胳膊”了。人老了就得听孩子的。
孩子说你必须得以旧换新。我点头说，你说了
算，房本给你，你就办吧。

旧房卖出去了，买新房势必同步进行，新家
选在河东海河边上，孩子家在河西海河边上，父
子隔河相望，每天可以自由地瞻望海河景观。

海河河面有多宽？据资料显示，海河干流河
道宽76至280米，两岸堤距100至350米。最窄处
在古文化街戏楼对面的亲水平台段，只有70米左
右；最宽处位于海河东嘴岛和海河交叉口，将近
480米。我们爷儿俩的河道间距也就一百多米。
住在河东的我，过桥去河西的孩子家，只当每天
步行锻炼了，岂不快哉！

新楼与旧楼相较有几点优势。首先是有电
梯，这对老人很重要。老年人最怕上下楼梯不
慎跌倒。第二是预防火灾。新楼房设有防火隔
离带，万一遇有火灾，人可以躲在隔离带里等待
救援，且隔离带的门具有防火功能。新楼我选
在17层，精装修的，有中央空调，门口有人脸识
别系统，最大限度地保证住户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站在高高的阳台上，顺着海河的流向观望，
河水流势平缓，九曲连环，几十座风格迥异的桥
梁横跨在河面上，高楼大厦排列于两岸，倒影入
水，景色十分美丽壮观。水面平静无浪，波光粼
粼，时而有水鸟、海鸥在戏水飞翔，时而有游船
缓缓驶过，留下道道划开的水纹白浪，耳畔似响
起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微风
徐徐，扑面而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常来天津，我的三伯、六叔、
七叔都住在这里。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来津
住在三伯家，他家在老龙头火车站附近铁路货场
旁的旧式楼房里，卫生间在楼下，第一次使用带
有冲水设备的卫生间，给我吓了一跳。那时候秦
皇岛山海关一带都是旱厕，我没见过冲水设备。
在三伯家卫生间解完手站起身来，一拉线绳，哗
啦啦水就喷出来了，我急忙跑出来，生怕被水淋
湿喽。如今想起来真是有点少见多怪了。每次
从天津回秦皇岛时，三伯母就给我带上一些馃
子、麻花等好吃的东西。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能
在天津这地方生活，该有多享福啊。

如今我出新楼房往南走，横过一条马路，就是
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的正门。在家里读书写作累
了乏了，就搭电梯下楼，往南走几步就到了二宫。这

里不仅是开会、演出的场所，更是河东人民强身健
体的体育场和娱乐休闲的聚集地。塑胶跑道和绿草
坪上锻炼的人们，篮球馆、排球馆、网球馆里运动得
大汗淋漓的健儿，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动力。

但在我看来，二宫最吸引人的是图书馆。这
儿的图书馆不算很大，藏书却不少。多年来，看
书看报已成为我的习惯。看手机当然更方便，但
是劳累眼睛也是常有的事。人至古稀，身体貌似
健康，零件却磨损得厉害，使用了70年的眼睛经
常会感到疲劳。走进图书馆，人就安静下来了，
大家都在阅读书籍或报刊，眼睛一接触到纸质文
本，似乎就舒服多了。文字在眼前跳跃，书刊独
有的味道扑“鼻”而来。坐在阅览室里，翻阅各类
报刊书籍，想起古人的遗训，“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
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
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我现在的读
书行为，完全没有这些功利目的，而是一种自我
选择。面对如海浪般翻腾的巨量信息，选择读书
读报刊，正好比“良禽择木而栖，志士择城而
居”。看书累了，眼睛酸了，就放下书报，到二宫
的树林、小桥、芦苇、花圃和草坪旁随意转转。

在二宫公园里盘桓，空气新鲜，眼前绿意盎
然，大脑和神经立刻轻松了起来。儿童在玩耍，

老人在散步或打太极拳，有人在跳健身舞，还有人对
着手机在直播……看着海河两岸的人们轻松、惬意
的生活，我也很高兴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几十年过去
了，我终于活成了小时候的自己所期望的样子。

从二宫缓步回到家中，忽想起1975年自己曾在
渤海大楼旁的中国照相馆照过一张相片，背景就是
渤海大楼。翻出相片来看，当时我刚满22岁，身着
中山装，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现在看来有点傻憨，
有点可笑。放下相片又走到阳台上，环顾四周，大天
津在一天天长“高”，当年的渤海大楼几乎被千百幢
高楼大厦所“淹没”，显现不出个儿高了。

俱往矣。
静坐在茶桌前，沏了一杯明前茶，立时茶汤翠

绿，茶香四溢，啜饮品茗，满口余香，满屋飘起了自在
的气息，窗外，明媚的阳光洒在海河上……

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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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宗师 学术巨擘
——记中国逻辑史学科开创者温公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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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求我时尚 写我怀抱
章用秀

20世纪80年代初，静谧幽雅、风景如
画的南开大学校园里，人们在马蹄湖和新
开湖边，常能见到一位老先生迈着缓慢而
稳健的步伐在散步。他穿过湖边梧桐树
掩映的弯曲小路，走在大中路上，走在南
开新建成不久的一片教授楼间。他就是
我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时任
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和南开大学哲学系
系主任的温公颐教授。

认识温先生是在1978年初春，我们南
开七七级学生入学的时候。在哲学系迎
新会上，时任哲学系系主任、年过七旬的
温先生，用响亮的嗓音和充满哲理的话
语，给我们上了走进南开哲学系的第一
课。那时，我们知道了温先生是南开哲学
系复建的主持者，是当时哲学系年龄最长
的且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但
他是那样的谦逊、温和，平易近人。

1981年国庆节前，班上同学到老教授
家中帮助打扫卫生，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温
先生的家中。先生家里的摆设非常简朴，
书架和一些家具甚至是从学校后勤部门
借用的。在我们忙着扫地、擦玻璃时，先
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跑前跑后为大家斟
茶倒水。我们借着这么近距离接触当时
哲学系仅有的一位老先生的机会，不停地
问这问那，先生热情地一一做着解答，并
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那样的笑声，在以
后跟随先生求学的日子里我时常能听到，
清朗透明，发自肺腑，自然得没有丝毫修
饰，甚至带着一种童真，从中你想象不到
老人一生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只有宽厚
的慈善仁爱之心和无限的真诚。

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温先生的三个

儿子都在外地高校任教，平时只有先生和
师母在家，我们便常去先生家拜访，了解
到他的身世和学术经历。

温公颐先生1904年 11月4日出生于
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万安乡好坑村
一个农民家庭，这里地处闽西南崇山峻岭
中，家中祖父辈务农没有文化，他靠宗祠
的资助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22年
夏，他得到龙岩县政府的一笔就学补贴，
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先后
跟随国学大师单不庵先生和德国古典哲
学专家张颐教授，系统学习了中国古代哲
学和西方哲学，并聆听了由清华到北大讲
学的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学”课程。
大学毕业后，温先生曾在江浙一带的中学
短暂任教。1929年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陈百年先生之邀，他回到北大担任校长室
秘书并在哲学系任教，讲授“哲学概论”，
1933年受聘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道德
学”课程。1935年前后，他参加了由北大、
清华、燕京等高校哲学教授组成的“中国
哲学会”，与学会秘书长贺麟先生一起负
责学会的具体组织工作，其间他多次参加
了由胡适、方东美、宗白华、金岳霖、冯友
兰、汤用彤等著名学者出席的哲学讨论
会。在多年讲授“哲学概论”和“道德学”
的基础上，温先生精心整理修改课程讲
义，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哲学概
论》和《道德学》两部著作，被列为当时的
“大学丛书”。此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
代，温先生还在北京多所院校讲授过“中
国哲学史”课程，并写成四十余万字的《中
国哲学史》一书，但因书稿散佚未能出
版。新中国成立后，温先生还从事逻辑学

领域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
了《逻辑学》和《类比推理在
实践中的运用》两部著作。

1959年，温公颐先生奉
命调到南开大学，负责组织

和领导南开哲学系的重建工作。1919年
南开大学建立之时就设有哲学学门，但
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撤并了。温先生带
领一批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
调来的青年教师，为南开哲学系的重建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于1962年重
新成立了南开大学哲学系。今天，由哲学
系发展而来的南开大学哲学院已成为国
内哲学人才培养的基地，设有从本科到博
士后培养的两个专业八个学术研究方向，
哲学学科建设在“985”“211”高校中名列前
茅。回顾这段历史，哲学系原系主任陈晏
清教授曾深情地回忆说，现在的南开哲学
院“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园，可是这
个地方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里曾经是一
块荒地，永远不能忘记这个荒地的拓荒
者，是温公颐先生带领的一支队伍，他是
我们南开哲学拓荒重建的领头人。这就
是到现在南开哲学几代学人都在深深怀
念温公颐先生的根本原因”。

1982 年，我有幸成为温先生的研究
生，跟随他攻读中国逻辑史方向的硕士学
位。1986年又和付永庆学兄一起考取了
温先生的博士生。当时学校食堂的餐食
还比较简单，饭菜也远不如现在丰富。温
先生得知这种情况后，几乎每周都要把我
们叫到家中，或者在听他讲课之后，请我
们吃饭。每到这时，温师母就准备好一桌
丰盛的饭菜。那几年里，我记不清在先生
家吃过多少次饭，只是觉得先生不仅把我
们当成他的学生，而且把我们看成自己的
孩子和家人，关怀备至，照顾有加。比起
生活上的关心，印象更深的是温先生在学
习和学术研究上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专业
课学习每讲一部分内容都要求我们写一
份论文样式的作业；指导学位论文更是一
丝不苟。为了指导我们学习研究，他特意
写了《治学三要》一文，强调“为学贵有创
见、贵得要旨、贵查原著”。温先生一共为

国家培养了七位中国逻辑史研究方向的博
士，除一位到政府机关工作外，其余六位都
一直坚守在高校逻辑学教学研究岗位上，
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大致算起来，温
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已逾数百人，在历
年召开的全国逻辑学学术研讨会上，有南
开传承的学者人数众多，历次中国逻辑史
学术会议更是参会人数过半。可以说，在
温先生的主持下，南开大学同时成为逻辑
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特别是在中国逻辑
史领域形成了南开大学的优势和特色。对
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教授评价道：
“如今南开大学哲学院成为中国逻辑史研
究的重镇，温老有不可磨灭之功。”

20世纪80年代起，温先生负责主持国
家“中国逻辑史”项目的研究工作，在科研助
手崔清田教授的协助下，他撰写出版了《先
秦逻辑史》（1983）、《中国中古逻辑史》
（1989）和《中国近古逻辑史》（1993）三部重
要的学术著作。主持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
国逻辑史教程》（1988），该书获得国家优秀
教材一等奖；主编了一部包含传统逻辑和现
代逻辑内容的《逻辑学基础教程》（1987）。
他还发表了大量哲学、逻辑学和中国逻辑史
研究方向的论文。在 80岁以后的十余年
里，温先生不顾身患严重眼疾，不畏寒暑艰
辛，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写下了近百
万字的著作，为中国逻辑学事业的发展，特
别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事业的开拓留下了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国家人才培养和学术
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93年 11月，在庆祝温公颐先生执教
65周年暨90华诞之际，中国逻辑学会发来
贺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温老，您不顾自己
年迈和繁重的教学任务，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您一直都在孜孜不倦、从不间断地从事
着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终于完成了《先秦逻
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
三大卷论著，不仅为当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
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为推动今后的中
国逻辑史的研究建树了丰碑”“您为中国知
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堪称是我们中国
逻辑学界的楷模”。

1996年1月22日，温公颐先生因病在天
津溘然长逝，享年93岁。高山仰止，思念永
恒，作为温先生的学生，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温公颐（1904—1996），原名温寿链，福建

龙岩人，当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

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授。1959年调入

南开大学，主持哲学系重建工作。1962年哲

学系重建后，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0世

纪后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热潮形成与发展的倡

导者和推动者，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重

要理论贡献。在长期从事哲学、中国哲学史

和逻辑学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晚年专注于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领域，1983年到1993

年间撰写出版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

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三部重要的中国逻

辑史专著，主持编写了《中国逻辑史教程》一

书，获得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奖。

对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
生的读者来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
新武侠小说“四大天王”之大名，可说是如雷
贯耳。这四位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无疑是
执牛耳者，系大家中的大家，宗师中的宗师。

今年3月10日是金庸诞辰100周年的日
子。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金庸的故乡嘉兴
海宁策划、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文化交
流活动，引起世界各地金庸读者和研究者的
关注。其中，让人大感兴趣的是金庸故居于
3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

我，一个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因受邀
参加活动，得以在3月13日上午作为较早的
参观者之一进入故居，先睹为快，兴奋的同
时也倍感荣幸。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故居位于袁花镇赫
山房，这里是其出生地，也是查家的根脉地。
要了解金庸，研究金庸，理解和评析金庸的小
说，袁花镇不能不去，金庸故居不能不去。这
里是金庸人生的起点，有他童年的踪迹、学生
时代的回忆，有查氏家族的诸多信息。

据说在南北朝时，镇上大户江州长史戚
兖的宅院有花园，人称之为園
花镇，后人为书写方便，把繁体
字園的方框舍弃，改为袁花，从
而得名，故素有“花园之镇”的
美名。可见这一带在南北朝时
就有官宦人家居住，花香四溢，
是块风水宝地。但真正建镇则
在清雍正六年（1728），距今有
近300年历史。

金庸原本姓查，查家是镇
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书香
门第。在清代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的美誉。也就是说，金庸的祖
上曾经辉煌过、风光过，他的家族历来是一等一的读书人家，书香四溢，也
善于经商，遂成殷实富户。由此可见，金庸的成就是有家族的文化积累、
文化熏陶的，与良好、健康的家教家风不无关系。

金庸故居沿河而建，花溪水静静流过，花溪桥默默横跨，远处的绿
树与金黄色的油菜花弥漫着春天的气息，散发出江南水乡特有的韵味。
来到此地，聆听着吴侬软语，感受到侠义剑气，领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体会侠胆柔肠故乡情。

临近了，临近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墙黛瓦，典型的水乡建筑。
江浙的民居门头都不怎么显眼，讲究的是进深，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与北方有权有钱人家注重大门的豪华、气派有所不同。金庸故居的门
口右侧白墙上有冯其庸题写的“金庸故居”四个字，不大，不张扬，内敛、
稳重。进得大门，有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鲍贤伦题写的“金庸故
居”匾额，字体古朴而苍劲，金石碑刻韵味浓郁。左右两侧木梁上挂有
“文魁”“进士”的木匾，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金庸故居总面积1598平方米，分为“居”和“展”两部分。先看“居”的
部分，其中涵芬草庐是金庸的出生处，雕花的老式红木架子床还在，雕刻
与钿螺镶嵌还挺考究的，只是不确定是否为金庸出生的床榻？也许，他的
第一次啼哭与普通婴儿并无不同，儿时的淘气与普通孩子也相差无几，但
人生的阅历、商场的历练、成长的道路与众不同，读书的理念、未来的志
向、奋斗的目标独树一帜，也就成就了他。

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金庸的母亲徐禄是诗人徐志摩的堂姑，
而徐志摩则是金庸的表哥。名人往往以家族为单元涌现，又是一个佐
证。“退思轩”是金庸祖父查文清的居室，令人联想起江苏吴江的著名
景点退思园，查文清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晚年字退思，是寓意归隐
呢，还是反省自己，或者兼而有之？“澹远堂”是康熙皇帝为金庸祖先查
昇题写的堂名，匾额四周有九条金龙，抱柱楹联赫然写着“唐宋以来巨
族，江南有数人家”，据说就是康熙皇帝的赞誉。另一副对联气势阔
大，豪气干云，上联“倾东海为酒”，下联“凿昆仑作庐”。在中国能配
得上，或者说敢于挂这样楹联的家族估计寥寥可数，凤毛麟角。故居
还有“三益轩”、《海昌查氏诗抄》木刻雕版藏室等，整座建筑实在、实
用，不奢靡，不显摆。

故居的天井内有桂花树、罗汉松、无花果、垂槐、天竺、木香、蔷薇、
竹子、棕竹、水菖蒲、金钱草等树木植物，平添了绿意与花香，透露出生
机和生气。金庸故居是依据金庸和家人回忆中的查家老屋赫山房原貌
修复、扩建的。冯其庸题写匾额，查氏族人、作家查杰慧撰写了文采斐
然的《赫山房记》，值得一读，有助于了解金庸故居的前世今生。读《赫
山房记》可知：老屋初建于明末，清嘉庆年间，金庸的一位先祖查人杰
（号赫山）重建宅院后命名为赫山房。赫，通常指显耀、显盛、盛大，引申
为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势；山，无非指踏实、稳重、出众、威严之义。赫
山房好堂号，有气势有内涵。

故居“展”的部分辟有“文心侠骨赤子情”金庸故事展厅，中央文史研
究馆馆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撰写了展览序言《一箫一剑平生意，为国
为民真大侠》。这个展览被认为是一个知人论世、寻根溯源、廓清谬误的
权威展示，有金庸小说早期的珍贵版本、连载报纸原件、社论时评、手稿、
题词、各时期照片，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资料，以及金庸用过的文
房四宝、印章、眼镜等三百多件物品，不少资料、实物系第一次公开展示，
其珍贵性也就不言而喻。睹物思人，令观者感慨万千。

流连赫山房，伫立在金庸遗物前，我仿佛看到他天马行空构思着“飞
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仿佛看到他援笔疾书《明报》上万篇时
评，感受到他的勤奋好学，他的尊师重教；感悟到他的爱国爱乡情结，他的
侠之大者的情怀。如今，这里成了走进金庸、了解金庸的极好载体，成了
金庸读者、研究者以及金庸迷的精神家园、朝圣之地。

唯一遗憾的是，金庸自1948年离开家乡去香港，日后成名后荣归故
里，却再也没有踏进过赫山房。先生仙逝，英名永存，其15部小说已成为
中国文学经典之作、中国文化的瑰宝。金庸是从海宁走向世界的，他是海
宁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华人的骄傲。

1989年12月底的一天，天津民俗博
物馆举办“李鹤年暨弟子书法篆刻展”。
开幕式后，主办方邀请来宾在张仙阁开
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王学仲先生应
邀参加。记得王先生那天头戴一顶稳重
大气的深色皮帽，我们两人先后发言。
此后，我与王先生便建立了联系。

王学仲（1925—2013），笔名夜泊，晚
号黾翁，山东滕州人，当代著名书画家、
诗人、作家、书法理论家。1945年毕业于北京京华美术
学院，后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曾师从吴镜汀学习山水
画，受过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等书画大家的
指导。1953年起任教于天津大学，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
问、现代书画学会名誉会长、北京炎黄书画院副院长，天
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学仲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精于书法，创立了
“黾学学派”。他的诗文书画乃至散文、小说创作，都有
着强烈的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但求与人迥别，不求与

人雷同，只求“独一个”，这是其
个性和艺术追求使然。看王学
仲的画，山水、人物、花鸟笔墨淋
漓挥洒，且吸收西画的色调变
化，并汲取敦煌壁画、马王堆彩
漆画、汉画像等艺术形式的长

处，达情性、蕴义理，真正画出了“自我”。他的书法笔意畅
达潇洒，结体随心所欲，气势贯通，不拘琐细，有“淋漓大写
情方快”之感，同样也写出了“自我”。

王学仲是一位有理论建树的艺术家。他对“现代文人
画”“现代书法”的倡导和拓展，他所创立的“书画四象说”
“立体空象观”“意象统一观”“碑、帖、经三派说”“美术思潮
东移说”等艺术观，均表现出他的精湛思考和大胆追求。
他综合了经、史、儒、佛、道，以及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知
识，运用其渊博的学识贯通古今来研究书法、绘画和文学，
将文艺研究向深层拓展。以书法而言，其石刻考论、书法
史论、古书学论、现代书论、日本书论、中国书论、书法综
论，无不新颖深邃，不仅给人以新鲜感，也会给人以启迪。

王学仲著有《王学仲书法论集》《书法举要》《中国画
学谱》《黾勉集》等多部艺术论著，提到古书家论、现代书
论、日本书论、中日书论以及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关

系等，标明他的创作和治学理念。他提
出“欧风汉骨，东学西行”的观点，融中西
艺术，主张“扬我国风，励我民魂”，力求
体现民族风格和气派。同时又要“求我
时尚，写我怀抱”，在艺术创作中注入自
我的个性和情感，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
符号，为现代文人画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充分发挥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基础上，
善于吸收西洋画的色调变化。

其《王学仲书法论集》自序中说：“我历
年的书法理论创作，自认是面向于开展的，虽然这样，我也
很尊重别人对书法道路的选择。1993年的五四青年节，我
突发头风，左肢偏枯，养疴于黾园，得有闲暇，遂把发表过的
旧作理为一集，公之于世。”王先生在《书法举要：中国书法
的基础理论与技法》中，对真、草、篆、隶各种书体的技法做
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总结了一系列的规律，同时将一些古代
玄妙艰深的书法理论，用浅显的文字阐明。其《中国画学
谱：中国画的基础理论与技法》重点整理了中国山水画的各
种皴法、衣纹的十八描、苔点和夹叶、各家画树法，按中国画
的逻辑体系阐明了中国画所涉及的画理和技法；同时，将有
关中国画的各家名言和专用术语对照相应的国画作品，用
浅显的语言加以讲析。这些著述无不贯穿了王学仲先生深
邃的美学思想，也渗透了他“求我时尚，写我怀抱”、注入自
我个性和情感的艺术创作理念。

温公颐先生论著（主编）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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